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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情感周刊

亲与子

慢慢明白父亲的爱

酷妈四月吐槽：学打篮球初
期，小子是被动的，常常抱球站在
球场边，傻傻笨笨的，完全参与不
进去。多亏一个好教练步步引导，
小子找到了感觉，更学会了主动出
击。去邻村练投篮、打比赛，也是
小子对外面世界的跃跃欲试。

去邻村打篮球

不想知道拉黑我的人

□子张

放暑假了，迷上打篮球，尽管我
玩得并不是很好。

为什么会喜欢呢？因为我觉得这
是一项比较容易减肥的运动，很有意
思，还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

我们住的村里没有篮球场，所以
每天傍晚，我和老妈徒步去邻村篮球
场，就当是热身了。一到球场，我就
会跑动着、变换各种角度尝试投篮。
但我太胖了，跑不快，也投不远，经常
像一只笨重的企鹅一样起跳，投球高
度是够了，但距离不够啊！很烦。所
以我才会每天都去练，越练越熟嘛。

果然有效果，最近这几天去投
球，站在罚球线上都能十投五中！我
掌握的诀窍就是：在手用力时，要往
回压一下，像弹簧一样，再投出去；同
时脚也是一样，在手用力时也跟着往
下压一下，就可以投得很远。我的投
球最远距离是在罚球线上，那些啥子
三分、啥子超远全场投篮，不存在
的！（其实是自己投不中）

我不经常跟人打比赛，但真的参
与比赛了，我也蛮较真儿的。比如上
个周末，我就参加了一场比赛，三打
二，我和两个上中学的哥哥对战两个
成年人。有一个大哥（毛躁哥）的投球
技术很差，但经常控球。我在心里默
默地喊“不要投出去啊！”结果他就真
的投出去，让人无语。而另一个大哥
（冷静哥），相对就比较冷静，投球特别
远，也特别容易进球。那两个成年人
仗着身高优势，老是在我们投出去以
后盖帽，接着就控球，互相传球，就跟
玩儿似的。

我们三个人看得一愣一愣的！
我们的失利主要还是因为毛躁哥，比
如我抢到篮板了传给他，想让他出三
分以后再传给篮下的冷静哥去顺势
一投。可谁想到，毛躁哥一接到球就
直接一投，没出三分就算是乌龙球，
对方要得分的！投了也就算了，可他
竟然还没投中！结果篮板就这样无
情地被抢走了。对手就乐得直笑，

“哈哈哈，没吃饭咩？”我和冷静哥也
带有讽刺意味地喊“哈哈，投得好，投
得好哇！”

后面这种情况就很少发生了，我
们都不让毛躁哥控球。尽管如此，比
分还是无法扳回。但是成年人也会
有出错的时候喔，比如对手A想传球
给B，哪知B忽然往右边一闪，球就滚
出界了。

通过这些例子，有没有发现导致失
误的原因？没错，就是缺少配合默契度
——打篮球不仅是为了自己投篮图个
命中的快感，更重要的是培养团队的默
契度。像我们这种临时组成的团体，默
契度自然更不够，所以，一有机会就得
多抱团打比赛。

□温筠

在我上大学之前，我一
直以为，父亲对我是缺少爱
的。年轻时，他的脾气不仅
不好，情绪急躁，而且有时还
会动手打人，这是童年的我，
父亲留给我最深的印象。这
种对父亲的坏印象，在我后
来长大成人很长的一段时间
里，也难以改变。

我小的时候，也就是七
十年代左右，由于兄弟姐妹
多，家中经常是吃了上顿没
下顿，为此，父亲经常是板着
脸。正处于童年活泼玩耍的
我们，只要一见到父亲，我们
准吓得面如土色，丝毫不敢
放肆。

父亲的坏脾气，在我们
全村是有名的，包括那些村
里的小伙伴，只要和我在一
起玩耍，每当有人说“你爸来
了”，大家都会作鸟兽散，只
留下一个呆若木鸡的我站在
原地。每当这个时候，父亲
就黑着脸，他二话不说，就像
老鹰捉小鸡一样，把我捉回
家去。

小时候我虽然很怕父亲

的坏脾气，但每次父亲捉我，
我似乎并不长记性。记得那
是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不
久，预报说，可能要发生大的
地震。那时我年幼，根本不
知道地震为何物，更不知道
有什么恐慌。倒是大人们惊
慌失措，家家户户把狗都打
死了，并在地里挖了坑，埋上
大缸蓄满水。

和家家户户一样，父亲
也在大树底下搭起了防震
棚。可我嫌防震棚空气不
好，仍执意要睡在土屋里，
常常是，半夜里我在防震棚
睡醒后，一个人偷偷溜回土
屋去睡。为此，每个夜里，
父亲总像值班似的，查一查
防震棚里的孩子少了没
有。奇怪的是，父亲虽然脾
气坏，但每次我偷偷溜回土
屋睡觉，被他发现后，他从
不打我。每天夜晚，他什么
也不说，一次又一次把我从
土屋，像捉贼似的，捉回防
震棚里。

虽然我小时候很顽皮，
但是父亲很少动手打我
们。既然他很少动手打我
们，那我们小时候为什么还

那么怕他呢？这个问题，等
我们长大了，也没有弄清
楚。其实，不仅仅是我们，
就连我的叔叔、姑姑等，平
时也怕我的父亲，因为父亲
虽然不会动手打他们，但那
种沉默的威严，似乎谁见了
都要怕他三分。

父亲虽然脾气坏，但是
为了养家糊口，他常常一声
不吭，干了很多苦活累活。
记得分田到户后，正是大哥、
二哥要娶媳妇的年龄。为了
挣钱，他一边种田，一边打
工。为了砌几间砖瓦房，他
偷偷去看人家是怎么烧窑
的。烧窑是极苦的，既要有
一定的技术，还要有吃苦的
劲头。父亲一共烧了五窑，
人累得虽然又黑又瘦，但烧
的砖头够砌好几间大瓦房。
那时在农村，凭几间大瓦房，
父亲硬是给大哥、二哥娶回
了媳妇。

给大哥二哥娶回媳妇
后，虽然他自己仍住在一间
茅草房里，但父亲的坏脾气，
已经改了很多。特别是我考
上大学后，父亲的嘴角渐渐
有了笑容。

有一次，我问母亲，为
什么我们小的时候，觉得
父亲的脾气那么坏？为什
么父亲总要让我们怕他三
分呢？母亲笑了笑，悄悄
告诉我说：“那个时候，家
里孩子多，很难管。村里
有些人家小孩因为没管
好，有的偷偷玩水掉进河
里淹死了，有的小孩在外
打架，落得个残疾。你爸
那时整天对你们板着脸，
脾气不好，为的就是让你
们怕他，防止你们在外闯
个祸，弄个三长两短。”

母亲的话，倒是真
的。那年代，村里小孩掉
水里淹死的事常有发生，
也有小孩子玩皮弹弓，射
中眼睛造成独眼龙的，还
有因各种意外发生至今残
疾的人。如果没有父亲的
坏脾气镇住我们，孩童时
候的我们，会不会发生意
外，还真不好说。

原来，父亲对我一直
是有爱的，只是在童年，我
怎么也不相信父亲对我还
有爱，直到长大后，我才慢
慢明白。

□钱永广

吃过晚饭，妻子在厨房
收拾“残局”，我在悠闲自在
地看电视。突然，手机一声
轻响，我赶紧去拿手机，翻开
一看，是一个微信好友发给
我的。内容是：“你也清清
吧，找到微信设置，通用，群
发助手，全选，粘贴复制的消
息再发送，看谁的发送失败
了，就知道谁把你拉黑了。”

我的手机里有三百多
个微信好友。平时联系比
较多的就十来个人。听说
加了微信好友，以后对方再
把你拉黑是常有的事，现在
这条微信，突然让我产生了
好奇心。我真想看看，在这
三百多个好友中，当初加微
信时，口口声声称哥们姐们
的，有哪些人不够朋友，把
我拉入黑名单了。

正当我准备按照要求，

进行验证时，妻子从厨房里
出来了。我像发现新大陆
似的，立即把这个验证微信
好友的事告诉了她。听说
我要验证看谁把我拉入了
黑名单，妻子一边抢过我的
手机，一边说：“你想知道是
谁把你拉入黑名单，你这是
给自己找不自在。万一发
现有人把你拉入黑名单，你
难免会对他心生怨恨。再
说万一他没有把你拉黑，而
是因为通信故障没有收到
你的微信回复，那你对他产
生怨恨，还不是冤枉了他？”

妻子的话，不无道理。
是呀，如果我要验证我的微
信好友，那不是让人觉得我
对他们不信任吗？再说了，
即使真的有人把我拉黑，说
明他对我已心生芥蒂，不愿
再和我交往，这样的好友，
他不拉黑我，我还想拉黑他
呢。就算我知道了是谁把

我拉黑了，结果又能怎样？
只是我自己内心郁闷，徒增
伤悲罢了。

想到这样一个微信好
友测试，被妻子说出这么多
道理。我开始思考这个微
信好友测试对我生活的负
面影响。如果我发现某人
把我拉黑，就算我揪出了这
个不够朋友的好友，以后相
见，定是心生不快，我干嘛
一定要揪出他是谁呢？

可一想到明明列在微
信好友名单上，实际上却被
对方拉黑，不是好友，让我
蒙在鼓里，这着实是心中的
一个结。想到这，我感叹
道：“除了这个方法外，就没
有办法知道有谁把我拉黑
了吗？”

见我还在纠结，妻子狡
黠一笑说：“如果你真的想
要知道有谁把你拉黑，也有
一个好办法，这个好办法，

既会让对方愉快，又不会让
对方觉得，你是在测试微信
好友是不是把你拉黑。”

“什么样好办法，能有
如此魔力？”我一头雾水。

“不是清清吧，不用回，
粘贴复制之类的废话，想知
道谁谁谁拉黑了你，你直接
给他发个红包就好了。因
为天下没有不抢红包的人，
如果他把你拉黑了，他根本
抢不了你的红包。那些抢
了你红包的人会觉得，肯发
红包给他的人，一定是真好
友。”妻子说的不紧不慢，像
玩笑，又不像是玩笑。

妻子的话，玩笑中也有
一定道理，但却让我陷入了
沉思。我微信中的朋友虽然
多，但能真正称得上好友的
人，并不多，那些拉黑我的
人，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也不
想知道了——就让他存在
吧，彼此相安无事便好。

编辑的话

情感是什么？相信一万个人有一万种理解。对有些人来说，情感是理解、宽
容、甜蜜的；对有些人来说，情感则意味着负累、背叛、伤害……本报《情感周刊》，为
你讲述珠海人的亲情、友情、爱情故事。如果你有自己的情感故事想要倾吐，你有情
感的烦恼想要诉说，请发送邮件至zjwbqgzk@163.com。


